
二十案例示轮回 
 

老威廉乔治 

老威廉乔治是他那个时代著名的阿拉斯加渔夫。和其他的特灵吉特人

一样，他相信转生。 

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显然有所疑虑，同时又抱有要回来的强烈愿望。

好几次，他告诉他喜爱的儿子雷吉纳尔德•乔治和媳妇说：“如果真有

转生这种事的话，我就会回来做你们的儿子。”他又多次补充说：“你

们会认出我来的，因为我会有象我现在一样的胎痣。”于是，他会指

着两个显眼的黑痣，都是半英寸大小，一个在左肩头上，另一个在左

小臂内侧由肘窝往下两英寸的地方。1949 年夏天，老威廉大约六十

岁，他又再次表示了死后要回来的意愿。这一次，他将一块他母亲给

他的金表交给了他的爱子，同时说到：“我会回来的，把这块表替我

保存好。我要来做你的儿子。只要转生这事是真的，我就会干的。”

此后不久，雷吉纳尔德•乔治回家度周末，把那块金表交给了他妻子

苏珊•乔治并把他父亲的话告诉了她。苏珊把那块表收藏在一个珠宝

盒里，一直存放了将近五年。 

 

1949 年 8 月初，上述事情发生的几个星期之后，老威廉从他掌管的

渔船上消失了。船员们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搜寻员也找不到他



的尸体。有可能是他落水后被海潮带到了海里，在那片水域容易发生

这种事。 

 

老威廉的儿媳雷吉纳尔德•乔治太太紧接着就怀孕了，并于 1950 年 5

月 5 日分娩，离她公公去世刚刚九个月。这孩子是她十个孩子中的老

九。在分娩期间，她梦到了她公公出现在眼前并说他等着瞧他儿子。

显然，乔治太太当时没有将这个梦境和她公公的转生联系起来，因为

当她从麻药中醒来时，她被吓住了。她预期见到她公公时，应该是他

在生时的成年人影像，就象她在梦中见到的那样。但是，她所见到的

却是一个怀孕足月的男婴，左肩头上和左小臂内侧刚好在他爷爷所说

过的地方有黑痣。孩子的胎痣大约是他爷爷胎痣的一半大小。这些胎

痣就给他父母为孩子取他爷爷的名字提供了依据，所以，他就成了小

威廉•乔治。 

 

小威廉一岁时得了严重的肺炎，直到三、四岁才会讲话，而且口吃严

重。虽然他父亲雷吉纳尔德•乔治到了 1961 年还非常关心他的口吃问

题，但在后来的年头里也就慢慢地变好了。根据小威廉在学校的表现，

他的智力似乎属于中等。 

 

随着小威廉长大，他家人对他行为的观察使得他们更加确信老威廉回

来了。这些行为有好几类，首先是喜欢、不喜欢和一些自然倾向的特

征都和他爷爷相似。例如，老威廉年青时打篮球严重地扭伤过右脚踝，



后来走路有点瘸，而且右脚往外撇，走路有一种独特的步态。小威廉

也有相似的步态，走路时右脚也是往外撇，他的父母见证了这一点。

不过小威廉在小的时候，这种异常并不明显。家里人也注意到了小威

廉的长相和体态都象他爷爷，他还象他爷爷那样喜欢打扰周围的人，

给周围的人提警告。他过早地显示出了捕鱼和渔船方面的知识。他知

道最好的鱼饵，当第一次被放到船上时，他似乎就已经知道如何撒网。

他还显得比他同龄的男孩更怕水，比同龄的孩子更严肃、更懂事。 

 

对小威廉行为的第二类观察表明，他几乎完全就是他爷爷。例如，他

把他伯祖母叫做“姐姐”，这实际上是她和老威廉的关系。同样，他

把他的叔伯和姑姨（雷吉纳尔德乔治的兄弟和姐妹）叫做儿子和女儿。

而且，他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适当的关心。例如，他两个儿子（叔伯）

的过量饮酒。小威廉的兄弟姐妹常常假装叫他“爷爷”，他也不反对。

（随着小威廉长大，他和他爷爷相同之处稍有减退。）他父亲认为小

威廉太关心他的过去了，也注意到他的头脑“想入非非”。由于这个

原因，加上“老人们”警告说，回忆前世会造成伤害，小威廉的父母

就阻止他谈论老威廉的生活。 

 

第三，小威廉对一些人和地方的知识，在他家人看来，已超过他通过

正常渠道所能学到的。在小威廉四到五岁之间，有一天，他母亲决定

查一下珠宝盒里的珠宝，就在卧室中把珠宝都倒了出来，把老威廉的

金表也拿了出来。就在她查看这些珠宝时，一直在另一间房里玩耍的



小威廉走了进来。一看到那块金表，他就拣了起来并说：“这是我的

表。”他紧紧地抓住那块表，重复着说是他的。他母亲花了好长时间

都未能说服他放下那块表。最后他总算答应了将表放回珠宝盒。打那

以后直到 1961 年，小威廉时常向他父母要“他的表”。实际上，随着

他长大，他对那块表的索要更坚定了，还说他现在应该拥有它了，因

为他已经长大了。 

 

雷吉纳尔德•乔治夫妇都肯定那块金表自 1949年 7月乔治太太放到珠

宝盒里后就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五年后她找珠宝时才拿出来。他们同

样肯定他们从没有当着小威廉的面谈过金表的事。他们记得他们向家

里的好些人谈过老威廉在死前给了他们这块表。但是，他们确信这些

人都不可能向小威廉提起过这块表。对这几点的肯定，使得小威廉的

父母对小威廉能认出金表比他们看到他在老威廉相同的地方有黑痣

更为惊奇。在他们看来，认出金表纯属偶然。雷吉纳尔德乔治太太并

没有想让孩子看到那块表。他只是在她收拾珠宝盒时碰巧闯了进来，

她没给他任何提示，他就认出了那块金表。 

 

到 1961 年，小威廉已经大量失去了和他爷爷相同的地方，除了偶尔

索要“他的表”和一点残留的口吃外，他和他同龄的正常小孩一样。 

 

乔治太太说，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希望她公公回来做她的儿子。然

而，在她谈论此事时，从她脸上快乐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她很满意她



公公在众多女性亲戚中选择了她作为他的下一个母亲。她公公选择

她，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她正巧是他爱子的妻子，可以说至少部分是因

为对她的正当感情。雷吉纳尔德•乔治先生肯定是他喜欢的儿子，而

其他孩子对他们父亲的幸福既不负责任也不关心。雷吉纳尔德•乔治

回报了他父亲对他的喜爱，他确实想他的父亲回来做他的儿子，并期

望他能完成他的心愿。 

 

老威廉·乔治是他那个时代著名的阿拉斯加渔夫。和其他的特灵吉特

人一样，他相信转生。 

 

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显然有所疑虑，同时又抱有要回来的强烈愿望。

好几次，他告诉他喜爱的儿子雷吉纳尔德·乔治和媳妇说：“如果真有

转生这种事的话，我就会回来做你们的儿子。”他又多次补充说：“你

们会认出我来的，因为我会有象我现在一样的胎痣。”于是，他会指

着两个显眼的黑痣，都是半英寸大小，一个在左肩头上，另一个在左

小臂内侧由肘窝往下两英寸的地方。1949 年夏天，老威廉大约六十

岁，他又再次表示了死后要回来的意愿。这一次，他将一块他母亲给

他的金表交给了他的爱子，同时说到：“我会回来的，把这块表替我

保存好。我要来做你的儿子。只要转生这事是真的，我就会干的。”

此后不久，雷吉纳尔德·乔治回家度周末，把那块金表交给了他妻子

苏珊·乔治并把他父亲的话告诉了她。苏珊把那块表收藏在一个珠宝

盒里，一直存放了将近五年。 



 

1949 年 8 月初，上述事情发生的几个星期之后，老威廉从他掌管的

渔船上消失了。船员们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搜寻员也找不到他

的尸体。有可能是他落水后被海潮带到了海里，在那片水域容易发生

这种事。 

 

老威廉的儿媳雷吉纳尔德·乔治太太紧接着就怀孕了，并于 1950 年 5

月 5 日分娩，离她公公去世刚刚九个月。这孩子是她十个孩子中的老

九。在分娩期间，她梦到了她公公出现在眼前并说他等着瞧他儿子。

显然，乔治太太当时没有将这个梦境和她公公的转生联系起来，因为

当她从麻药中醒来时，她被吓住了。她预期见到她公公时，应该是他

在生时的成年人影像，就象她在梦中见到的那样。但是，她所见到的

却是一个怀孕足月的男婴，左肩头上和左小臂内侧刚好在他爷爷所说

过的地方有黑痣。孩子的胎痣大约是他爷爷胎痣的一半大小。这些胎

痣就给他父母为孩子取他爷爷的名字提供了依据，所以，他就成了小

威廉·乔治。 

 

小威廉一岁时得了严重的肺炎，直到三、四岁才会讲话，而且口吃严

重。虽然他父亲雷吉纳尔德·乔治到了 1961 年还非常关心他的口吃问

题，但在后来的年头里也就慢慢地变好了。根据小威廉在学校的表现，

他的智力似乎属于中等。 

 



随着小威廉长大，他家人对他行为的观察使得他们更加确信老威廉回

来了。这些行为有好几类，首先是喜欢、不喜欢和一些自然倾向的特

征都和他爷爷相似。例如，老威廉年青时打篮球严重地扭伤过右脚踝，

后来走路有点瘸，而且右脚往外撇，走路有一种独特的步态。小威廉

也有相似的步态，走路时右脚也是往外撇，他的父母见证了这一点。

不过小威廉在小的时候，这种异常并不明显。家里人也注意到了小威

廉的长相和体态都象他爷爷，他还象他爷爷那样喜欢打扰周围的人，

给周围的人提警告。他过早地显示出了捕鱼和渔船方面的知识。他知

道最好的鱼饵，当第一次被放到船上时，他似乎就已经知道如何撒网。

他还显得比他同龄的男孩更怕水，比同龄的孩子更严肃、更懂事。 

 

对小威廉行为的第二类观察表明，他几乎完全就是他爷爷。例如，他

把他伯祖母叫做“姐姐”，这实际上是她和老威廉的关系。同样，他

把他的叔伯和姑姨（雷吉纳尔德·乔治的兄弟和姐妹）叫做儿子和女

儿。而且，他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适当的关心。例如，他两个儿子（叔

伯）的过量饮酒。小威廉的兄弟姐妹常常假装叫他“爷爷”，他也不

反对。（随着小威廉长大，他和他爷爷相同之处稍有减退。）他父亲认

为小威廉太关心他的过去了，也注意到他的头脑“想入非非”。由于

这个原因，加上“老人们”警告说，回忆前世会造成伤害，小威廉的

父母就阻止他谈论老威廉的生活。 

 

第三，小威廉对一些人和地方的知识，在他家人看来，已超过他通过



正常渠道所能学到的。在小威廉四到五岁之间，有一天，他母亲决定

查一下珠宝盒里的珠宝，就在卧室中把珠宝都倒了出来，把老威廉的

金表也拿了出来。就在她查看这些珠宝时，一直在另一间房里玩耍的

小威廉走了进来。一看到那块金表，他就拣了起来并说：“这是我的

表。”他紧紧地抓住那块表，重复着说是他的。他母亲花了好长时间

都未能说服他放下那块表。最后他总算答应了将表放回珠宝盒。打那

以后直到 1961 年，小威廉时常向他父母要“他的表”。实际上，随着

他长大，他对那块表的索要更坚定了，还说他现在应该拥有它了，因

为他已经长大了。 

 

雷吉纳尔德·乔治夫妇都肯定那块金表自 1949 年 7 月乔治太太放到珠

宝盒里后就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五年后她找珠宝时才拿出来。他们同

样肯定他们从没有当着小威廉的面谈过金表的事。他们记得他们向家

里的好些人谈过老威廉在死前给了他们这块表。但是，他们确信这些

人都不可能向小威廉提起过这块表。对这几点的肯定，使得小威廉的

父母对小威廉能认出金表比他们看到他在老威廉相同的地方有黑痣

更为惊奇。在他们看来，认出金表纯属偶然。雷吉纳尔德·乔治太太

并没有想让孩子看到那块表。他只是在她收拾珠宝盒时碰巧闯了进

来，她没给他任何提示，他就认出了那块金表。 

 

到 1961 年，小威廉已经大量失去了和他爷爷相同的地方，除了偶尔

索要“他的表”和一点残留的口吃外，他和他同龄的正常小孩一样。 



 

乔治太太说，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希望她公公回来做她的儿子。然

而，在她谈论此事时，从她脸上快乐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她很满意她

公公在众多女性亲戚中选择了她作为他的下一个母亲。她公公选择

她，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她正巧是他爱子的妻子，可以说至少部分是因

为对她的正当感情。雷吉纳尔德·乔治先生肯定是他喜欢的儿子，而

其他孩子对他们父亲的幸福既不负责任也不关心。雷吉纳尔德·乔治

回报了他父亲对他的喜爱，他确实想他的父亲回来做他的儿子，并期

望他能完成他的心愿。 

 

查尔斯•波特 (美国-阿拉斯加) 

波特先生于一九零七年出生在西特卡。据他姐姐格雷亨太太说，他曾

谈到他的前世死于一次氏族战争中。当时杀死他的是个老人。  

 

波特小时候常常说，他在特灵吉特印第安人的一次氏族战争中被矛刺

死。他说了杀死他的那个人的名字，他被杀害的地点，以及他自己前

世的特灵吉特名字。那个被矛刺死的人是他妈妈的舅舅。这些事实已

被氏族历史的死亡记录所证实。  

 

他小时讲到自己如何被矛刺死的故事时，手总指着他右肋的地方。据

波特先生说，他那时并不知道在那个部位有一块胎记，那是他长大成



人后才知道的。研究人员检 查了波特的右肋，发现那里有一块不寻

常的色素淀积区域，刚好位于右下肋的正侧面。由于在正侧面，他自

己可能不容易注意到。那是一块大致象菱形的胎记，宽约 半英寸，

长有一 英寸多。矛从身体的这一点刺入体内，将刺穿肝脏，并可能

刺穿重要的血管，从而几乎能立即致人于死地。  

 

虽然波特先生是完全的特灵吉特血统，他的家庭却是最早接受英语教

育的特灵吉特家庭之一。他们在家说英语，他自己直到十一、二岁时

才学特灵吉特的语言。在波 特小的时候，他父母从来不谈论特灵吉

特的历史也没有告诉他氏族战争以及他提到过的杀死他的前世的那

个男人的名字。  

 

死难者生前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烟草，据波特的姨妈说，波特也喜欢

那种烟草。波特先生的姐姐格雷亨女士说，波特在两岁时(1909)开始

说他前生被 矛刺死，并说出杀死他的男人的名字。这个男人那时是

居住在他们长大的同一地区的一位老人。她的弟弟大约八岁以后

(1915)便不再谈论他的前世的事情，在 此之前他谈了很多前世的生

活与死亡经历，尽管每次都遭到他母亲的阻止。在对波特先生的母亲

采访时，她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但她确实记得她儿子曾说自己被矛刺 

死。每次有人问到他胎记的事时，他就会这么说。她说她儿子认出了

杀死他的前世的那个人，他儿子讲这些事的时候那人还活着。在西特

卡采访的一位波特先生的亲 戚证实，她小时候听说波特很恐惧小刀、



刺刀和矛，并会在看到时躲得远远的。  

波特先生于一九零七年出生在西特卡。据他姐姐格雷亨太太说，他曾

谈到他的前世死于一次氏族战争中。当时杀死他的是个老人。  

 

波特小时候常常说，他在特灵吉特印第安人的一次氏族战争中被矛刺

死。他说了杀死他的那个人的名字，他被杀害的地点，以及他自己前

世的特灵吉特名字。那个被矛刺死的人是他妈妈的舅舅。这些事实已

被氏族历史的死亡记录所证实。  

 

他小时讲到自己如何被矛刺死的故事时，手总指着他右肋的地方。据

波特先生说，他那时并不知道在那个部位有一块胎记，那是他长大成

人后才知道的。研究人员检 查了波特的右肋，发现那里有一块不寻

常的色素淀积区域，刚好位于右下肋的正侧面。由于在正侧面，他自

己可能不容易注意到。那是一块大致象菱形的胎记，宽约 半英寸，

长有一 英寸多。矛从身体的这一点刺入体内，将刺穿肝脏，并可能

刺穿重要的血管，从而几乎能立即致人于死地。  

 

虽然波特先生是完全的特灵吉特血统，他的家庭却是最早接受英语教

育的特灵吉特家庭之一。他们在家说英语，他自己直到十一、二岁时

才学特灵吉特的语言。在波 特小的时候，他父母从来不谈论特灵吉

特的历史也没有告诉他氏族战争以及他提到过的杀死他的前世的那

个男人的名字。  



 

死难者生前非常喜欢一种特别的烟草，据波特的姨妈说，波特也喜欢

那种烟草。波特先生的姐姐格雷亨女士说，波特在两岁时(1909)开始

说他前生被矛刺死， 并说出杀死他的男人的名字。这个男人那时是

居住在他们长大的同一地区的一位老人。她的弟弟大约八岁以后

(1915)便不再谈论他的前世的事情，在此之前他 谈了很多前世的生

活与死亡经历，尽管每次都遭到他母亲的阻止。在对波特先生的母亲

采访时，她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但她确实记得她儿子曾说自己被矛刺

死。每次 有人问到他胎记的事时，他就会这么说。她说她儿子认出

了杀死他的前世的那个人，他儿子讲这些事的时候那人还活着。在西

特卡采访的一位波特先生的亲戚证实， 她小时候听说波特很恐惧小

刀、刺刀和矛，并会在看到时躲得远远的。 

 

普拉卡什 (印度) 

1950 年 4 月，一个叫尼厄马尔的十岁小男孩因得天花在他父母的家

中离开了人世。他父亲叫波兰纳•杰恩，住在科锡卡兰镇。在他去世

的那一天，他一直都很焦躁不安，两次对他母亲说：“你不是我母亲，

你是贾特人。我要到我母亲那儿去。”说到这儿，他用手指向马苏拉

和在同一方向上的查塔小镇，但并没有提起这两个城镇的名字。说完

这些奇怪的话之后不久，他就死了。 

 



1951 年 8 月，住在查塔的布里吉拉•瓦什内的妻子生了一个小男孩，

取名叫普拉卡什。婴儿时期的普拉卡什除了比别的孩子哭得更多以

外，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在四岁半的时候，他开始半夜醒来跑到家

外边的大街上。如被阻止，他就会说，他“属于”科锡卡兰，他的名

字叫尼厄马尔，他想回老家去。他说他的父亲是波兰纳。在一个月中，

他象这样连续的四五个晚上起床跑出去，后来虽然次数少些，但还时

有发生。他总是缠着家人把他带到科锡卡兰去。1956 年的一天，他

的叔叔(为了让他平静下来)不得不把他带上了一辆远离科锡卡兰去

马苏拉的公共汽车。但是普拉卡什立即指出了这一错误，并哭着喊着

要去科锡卡兰。他的叔叔于是带他上了一辆真的去科锡卡兰的汽车。

普拉卡什来到波兰纳•杰恩的店铺，但并没有认出来，也许是因为杰

恩不在，店铺关着门的缘故。他第一次没有见到杰恩家的人，但是杰

恩家的人却知道了他来科锡卡兰的事。 

 

1956 年，在普拉卡什将近五岁的时候，他作为尼厄马尔时的生活记

忆变得非常的清晰。他想起了尼厄马尔的亲戚和朋友们的名字。在第

一次从科锡卡兰回来后，他继续强求他的家人满足他去那儿的愿望。

他的家人用尽了各种办法让他忘掉尼厄马尔和科锡卡兰，包括把他放

在制陶器的转轮上反时针转动，据说这样能损伤记忆。最后他们甚至

打他。过了一些时候，他似乎忘了这些事情，至少不再公开地表达回

科锡卡兰的愿望。 

 



1961 年春天，波兰纳•杰恩的儿子贾格迪什(尼厄马尔的哥哥)的三岁

半的儿子死了。之后不久，贾格迪什就从他居住的德里迁回到科锡卡

兰。在科锡卡兰他听人谈到了查塔的那个自称是尼厄马尔，父亲是波

兰纳•杰恩的男孩。1961 年初夏，波兰纳•杰恩和他的女儿梅莫来到

查塔做生意。在那儿他见到了认他作“父亲”的普拉卡什。普拉卡什

依稀记得梅莫，只是把她误认为是尼厄马尔的另一个妹妹维姆拉。他

乞求波兰纳•杰恩把他带回科锡卡兰。当杰恩和梅莫要走的时候他一

直跟随到汽车站，请求跟他们一起走。几天后，尼厄马尔的母亲，姐

姐塔拉和弟弟达文德拉到查塔看望了普拉卡什。当普拉卡什看到他姐

姐塔拉时，高兴得哭了。他乞求他的父亲把他带到科锡卡兰去。杰恩

一家人说服了普拉卡什的父母同意让他再去科锡卡兰看一看。普拉卡

什带路从汽车站来到杰恩在科锡卡兰的家。到了家门口他有些迟疑，

家的外观在尼厄马尔死后改变了很多。在家里普拉卡什认出了另外一

个哥哥，两个姨妈和一些邻居，以及那间尼厄马尔曾生活过并在那里

辞世的房子的各个部份。 

 

尼厄马尔的家人终于深信他已转生成普拉卡什。不幸的是，普拉卡什

对科锡卡兰第二次的拜访以及和杰恩家人的见面彻底激起了他回科

锡卡兰的愿望。他又开始逃离自己的家。他的父亲又开始打他让他忘

却这些想法，至少不要有所行动。 

 

令人无法解释的是普拉卡什正确地认出了杰恩家众多的成员和他们



的邻居，有时给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之间的正确关系。他认出的人中

有两个是身居深闺的女士。(这些人只见她们的丈夫，子女和关系要

好的女性朋友。她们的特征是不为陌生人所知的。对直系家人以外的

陌生人来说辨认出她们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此外，普拉卡什知道杰

恩家里各个房间的情况，用品及使用方法。更进一步，他知道杰恩家

和一些店铺在尼厄马尔生前的情况，而这些信息在他拜访科锡卡兰时

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情况以及他误认梅莫为尼厄马尔的另一个妹妹

维姆拉，表明了普拉卡什对科锡卡兰的人物和地方的所知来源于以前

的经历。 

 

1971 年 11 月，普拉卡什已经二十岁了，但他从没有得过致尼厄马尔

于死地的疾病：天花。(天花在印度仍然很流行)。 

 

他说他不再自发地想起他的前生，只有在被问到或有特殊情况时才这

样(去科锡卡兰就是这种很自然的激发)。他说他还记得他的前生，他

对前生的记忆并没有减弱。 

 

当有人问他，如果给他机会和选择，他愿意在哪里转生时，他说他不

想再转生了。但十分清楚的是，直到 1971 年，他始终对科锡卡兰的

尼厄马尔家庭有着强烈的依恋。 

1950 年 4 月，一个叫尼厄马尔的十岁小男孩因得天花在他父母的家

中离开了人世。他父亲叫波兰纳·杰恩，住在科锡卡兰镇。在他去世



的那一天，他一直都很焦躁不安，两次对他母亲说：“你不是我母亲，

你是贾特人。我要到我母亲那儿去。”说到这儿，他用手指向马苏拉

和在同一方向上的查塔小镇，但并没有提起这两个城镇的名字。说完

这些奇怪的话之后不久，他就死了。 

 

1951 年 8 月，住在查塔的布里吉拉·瓦什内的妻子生了一个小男孩，

取名叫普拉卡什。婴儿时期的普拉卡什除了比别的孩子哭得更多以

外，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在四岁半的时候，他开始半夜醒来跑到家

外边的大街上。如被阻止，他就会说，他“属于”科锡卡兰，他的名

字叫尼厄马尔，他想回老家去。他说他的父亲是波兰纳。在一个月中，

他象这样连续的四五个晚上起床跑出去，后来虽然次数少些，但还时

有发生。他总是缠着家人把他带到科锡卡兰去。1956 年的一天，他

的叔叔(为了让他平静下来)不得不把他带上了一辆远离科锡卡兰去

马苏拉的公共汽车。但是普拉卡什立即指出了这一错误，并哭着喊着

要去科锡卡兰。他的叔叔于是带他上了一辆真的去科锡卡兰的汽车。

普拉卡什来到波兰纳·杰恩的店铺，但并没有认出来，也许是因为杰

恩不在，店铺关着门的缘故。他第一次没有见到杰恩家的人，但是杰

恩家的人却知道了他来科锡卡兰的事。 

 

1956 年，在普拉卡什将近五岁的时候，他作为尼厄马尔时的生活记

忆变得非常的清晰。他想起了尼厄马尔的亲戚和朋友们的名字。在第

一次从科锡卡兰回来后，他继续强求他的家人满足他去那儿的愿望。



他的家人用尽了各种办法让他忘掉尼厄马尔和科锡卡兰，包括把他放

在制陶器的转轮上反时针转动，据说这样能损伤记忆。最后他们甚至

打他。过了一些时候，他似乎忘了这些事情，至少不再公开地表达回

科锡卡兰的愿望。 

 

1961 年春天，波兰纳·杰恩的儿子贾格迪什(尼厄马尔的哥哥)的三岁

半的儿子死了。之后不久，贾格迪什就从他居住的德里迁回到科锡卡

兰。在科锡卡兰他听人谈到了查塔的那个自称是尼厄马尔，父亲是波

兰纳·杰恩的男孩。1961 年初夏，波兰纳·杰恩和他的女儿梅莫来到查

塔做生意。在那儿他见到了认他作“父亲”的普拉卡什。普拉卡什依

稀记得梅莫，只是把她误认为是尼厄马尔的另一个妹妹维姆拉。他乞

求波兰纳·杰恩把他带回科锡卡兰。当杰恩和梅莫要走的时候他一直

跟随到汽车站，请求跟他们一起走。几天后，尼厄马尔的母亲，姐姐

塔拉和弟弟达文德拉到查塔看望了普拉卡什。当普拉卡什看到他姐姐

塔拉时，高兴得哭了。他乞求他的父亲把他带到科锡卡兰去。杰恩一

家人说服了普拉卡什的父母同意让他再去科锡卡兰看一看。普拉卡什

带路从汽车站来到杰恩在科锡卡兰的家。到了家门口他有些迟疑，家

的外观在尼厄马尔死后改变了很多。在家里普拉卡什认出了另外一个

哥哥，两个姨妈和一些邻居，以及那间尼厄马尔曾生活过并在那里辞

世的房子的各个部份。 

 

尼厄马尔的家人终于深信他已转生成普拉卡什。不幸的是，普拉卡什



对科锡卡兰第二次的拜访以及和杰恩家人的见面彻底激起了他回科

锡卡兰的愿望。他又开始逃离自己的家。他的父亲又开始打他让他忘

却这些想法，至少不要有所行动。 

 

令人无法解释的是普拉卡什正确地认出了杰恩家众多的成员和他们

的邻居，有时给出他们的名字和他们之间的正确关系。他认出的人中

有两个是身居深闺的女士。(这些人只见她们的丈夫，子女和关系要

好的女性朋友。她们的特征是不为陌生人所知的。对直系家人以外的

陌生人来说辨认出她们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此外，普拉卡什知道杰

恩家里各个房间的情况，用品及使用方法。更进一步，他知道杰恩家

和一些店铺在尼厄马尔生前的情况，而这些信息在他拜访科锡卡兰时

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情况以及他误认梅莫为尼厄马尔的另一个妹妹

维姆拉，表明了普拉卡什对科锡卡兰的人物和地方的所知来源于以前

的经历。 

 

1971 年 11 月，普拉卡什已经二十岁了，但他从没有得过致尼厄马尔

于死地的疾病：天花。(天花在印度仍然很流行)。 

 

他说他不再自发地想起他的前生，只有在被问到或有特殊情况时才这

样(去科锡卡兰就是这种很自然的激发)。他说他还记得他的前生，他

对前生的记忆并没有减弱。 

 



当有人问他，如果给他机会和选择，他愿意在哪里转生时，他说他不

想再转生了。但十分清楚的是，直到 1971 年，他始终对科锡卡兰的

尼厄马尔家庭有着强烈的依恋。 

 

贾斯伯 (印度) 

1954 年春，拉苏尔珀村的斯里•格达里•拉尔•贾特三岁半的儿子贾斯

伯被认为已死于天花。贾斯伯的父亲找到他的兄弟和村里的其他人，

请求他们帮助埋葬他 “死”去的儿子。由于当时天色已晚，人家就劝

他第二天早上再埋。几小时后，斯里•格达里•拉尔•贾特偶然发现他儿

子的身体在动，然后慢慢地全活过来了。几 天后，孩子又能讲话了，

几周后他就能清楚地表达自己。  

 

当他恢复说话能力后，他的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说他是维希迪

村香克的儿子，并希望去那儿。他不吃贾特家里的食物，因为他属于

更高社会阶层，是个婆罗 门。要不是一个好心的婆罗门妇女，斯里•

格达里•拉尔•贾特的一个邻居，用婆罗门的方式给贾斯伯做饭，贾斯

伯这样倔强地拒吃东西肯定会使他再次死去的。就 这样，邻居为他

做了大约一年半的饭，贾斯伯的父亲为这位邻居提供食物材料。但有

时贾斯伯家的人也骗他，给他的食物不是那位婆罗门妇女做的。他发

现了这种欺 骗。这一现实情况，再加上来自家庭的压力，使他逐渐

地放弃了他严格的婆罗门饮食习惯，并和家人一起正常进食。这种抵



抗总共延续了不到两年。  

 

贾斯伯开始讲述“他”在维希迪村的生活和死亡的进一步细节。他特别

描述了在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的婚礼队伍中，他吃了一些有毒的糖

果，而且说是一个借了他的钱的男人给了他这些糖果。他变得头晕并

从所坐的马车上掉了下来，头被摔破而死。  

 

贾斯伯的父亲试图阻止贾斯伯在村里古怪言行的消息扩散，但是消息

还是泄漏出去了。特别是要为贾斯伯用婆罗门的方式做饭的消息自然

地被村里其他的婆罗门知道 了。最后（大约三年后），该消息引起了

斯丽玛蒂•希亚莫，一个拉苏尔珀村土著的婆罗门的注意。她嫁给维

希迪村土著的斯里•拉维•塔特•苏克拉，很少回拉苏 尔珀（七年一次）。

1957 年她回来时，贾斯伯认出她是他“婶婶”。她把这事告诉了她丈夫

家的人以及维希迪村泰阿吉家里的成员。贾斯伯所叙述的“他”死亡 

和其他情况的细节，和维希迪村斯里•香克•拉尔•泰阿吉的儿子，一个

二十二岁的年青人索巴•兰生活和死亡的细节非常吻合。虽然在贾斯

伯讲述之前，泰阿吉家 族根本就不知道所谓的中毒或有人欠索巴•

兰钱的事，但是，索巴•兰 1954 年 5 月死于一次马车事故的经过却与

贾斯伯的说法和描述的方法一样。之后，他们就 怀疑有中毒一事。  

 

后来，斯丽玛蒂•希亚莫的丈夫斯里•拉维•塔特•苏克拉访问了拉苏尔

珀村，听了贾斯伯陈述的报告并见了他。然后，索巴•兰的父亲和他



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去了那里。贾斯伯认出了他们，并正确地说出了他

们与索巴•兰的关系。  

 

几个星期后，在维希迪村附近的制糖厂经理的鼓动下，维希迪村的一

个村民，斯里•贾甘纳思•普拉萨德•苏克拉将贾斯伯带到了维希迪村。

他把贾斯伯放在火车站 附近，要他领路到泰阿吉家的四合院去，贾

斯伯毫不费力就做到了。后来贾斯伯被带到斯里•拉维•塔特•苏克拉的

家，让他从那儿（走另外一条路）去泰阿吉家。 贾斯伯逗留在村里

一些日子，在泰阿吉家人和其他一些村民的面前，显示了他对泰阿吉

的家人和家事了如指掌。他在维希迪村过得非常开心，很不情愿地回

到拉苏尔 珀村。打那以后，贾斯伯经常访问维希迪村，一般是几个

星期，夏天时间更长。他仍然想生活在维希迪村，而在拉苏尔珀他感

到孤独和寂寞。  

1954 年春，拉苏尔珀村的斯里•格达里•拉尔•贾特三岁半的儿子贾斯

伯被认为已死于天花。贾斯伯的父亲找到他的兄弟和村里的其他人，

请求他们帮 助埋葬他“死”去的儿子。由于当时天色已晚，人家就劝

他明天早上再埋。几小时后，斯里ܪ 格达里ܪ 拉尔ܨ贾特偶然发现他

儿子的身体在动，然后慢慢地全活过来 了。几天后，孩子又能讲话

了，几周后他就能清楚地表达自己。  

 

当他恢复说话能力后，他的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说他是维希迪

村香克的儿子，并希望去那儿。他不吃贾特家里的食物，因为他属于



更高社会阶层，是 个婆罗门。要不是一个好心的婆罗门妇女，斯里•

格达里•拉尔•贾特的一个邻居，用婆罗门的方式给贾斯伯做饭，贾斯

伯这样倔强地拒吃东西肯定会使他再次死去 的。就这样，邻居为他

做了大约一年半的饭，贾斯伯的父亲为这位邻居提供食物材料。但有

时贾斯伯家的人也骗他，给他的食物不是那位婆罗门妇女做的。他发

现了 这种欺骗。这一现实情况，再加上来自家庭的压力，使他逐渐

地放弃了他严格的婆罗门饮食习惯，并和家人一起正常进食。这种抵

抗总共延续了不到两年。  

 

贾斯伯开始讲述“他”在维希迪村的生活和死亡的进一步细节。他特别

描述了在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的婚礼队伍中，他吃了一些有毒的糖

果，而且说是一个借了他的钱的男人给了他这些糖果。他变得头晕并

从所坐的马车上掉了下来，头被摔破而死。  

 

贾斯伯的父亲试图阻止贾斯伯在村里古怪言行的消息扩散，但是消息

还是泄漏出去了。特别是要为贾斯伯用婆罗门的方式做饭的消息自然

地被村里其他的婆 罗门知道了。最后（大约三年后），该消息引起了

斯丽玛蒂•希亚莫，一个拉苏尔珀村土著的婆罗门的注意。她嫁给维

希迪村土著的斯里•拉维•塔特•苏克拉，很 少回拉苏尔珀（七年一次）。

1957 年她回来时，贾斯伯认出她是他“婶婶”。她把这事告诉了她丈夫

家的人以及维希迪村泰阿吉家里的成员。贾斯伯所叙述的 “他”死亡

和其他情况的细节，和维希迪村斯里•香克•拉尔•泰阿吉的儿子，一个



二十二岁的年青人索巴•兰生活和死亡的细节非常吻合。虽然在贾斯

伯讲述之 前，泰阿吉家族根本就不知道所谓的中毒或有人欠索巴ܨ

兰钱的事，但是，索巴•兰 1954 年 5 月死于一次马车事故的经过却与

贾斯伯的说法和描述的方法一样。 之后，他们就怀疑有中毒一事。  

 

后来，斯丽玛蒂•希亚莫的丈夫斯里•拉维•塔特•苏克拉访问了拉苏尔

珀村，听了贾斯伯陈述的报告并见了他。然后，索巴•兰的父亲和他

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去了那里。贾斯伯认出了他们，并正确地说出了他

们与索巴•兰的关系。  

 

几个星期后，在维希迪村附近的制糖厂经理的鼓动下，维希迪村的一

个村民，斯里•E•贾甘纳思•普拉萨德•苏克拉将贾斯伯带到了维希迪

村。他把贾斯 伯放在火车站附近，要他领路到泰阿吉家的四合院去，

贾斯伯毫不费力就做到了。后来贾斯伯被带到斯里•拉维•塔特•苏克拉

的家，让他从那儿（走另外一条路） 去泰阿吉家。贾斯伯逗留在村

里一些日子，在泰阿吉家人和其他一些村民的面前，显示了他对泰阿

吉的家人和家事了如指掌。他在维希迪村过得非常开心，很不情愿 才

回到拉苏尔珀村。打那以后，贾斯伯经常访问维希迪村，一般是几个

星期，夏天时间更长。他仍然想生活在维希迪村，而在拉苏尔珀他感

到孤独和寂寞。 

 



苏克拉 (印度) 

苏克拉于 1954 年 3 月出生在印度西孟加拉的坎珀村，父亲名叫斯里•

森•古普塔。  

 

大约一岁半，还不会怎么说话的时候，她就经常抱一块木头或枕头，

叫它“米露”。问她“米露”是谁，苏克拉说，“我的女儿”。在以后的三

年中，她逐渐透露了 更多有关米露和“他”的信息。“他”指她前世的

丈夫。她说，“他”、米露、凯图和卡鲁纳 (后两人是她前世“丈夫”的

弟弟）住在巴特帕拉村镇的拉思塔拉。巴特帕拉村镇在去加尔哥达的

路上，离坎珀村约 11 英里。古普塔家族对巴特帕拉略有所知，但 从

来没有听说过巴特帕拉的拉思塔拉以及苏克拉提到过名字的那些人。  

 

苏克拉逐渐产生了一种去巴特帕拉的强烈愿望，并坚持说，如果她家

里人不带她去，她就自己去。她声称，她可以带路去她的公公家。古

普塔和一些朋友谈起过、也 向一个铁路上工作的同事提到过这件事。

这个同事斯里•帕尔住在巴特帕拉附近，在那里有亲戚。通过这些亲

戚，斯里•帕尔得知一个名叫凯图的男子，住在巴特帕 拉的拉思塔拉

区，那是一个很小的区域。凯图有一个名叫玛娜的嫂嫂。玛娜在 1948

年一月去世，留下一个婴儿叫米露。当斯里•帕尔把这些事实告诉苏

克拉的父 亲时，她父亲对带苏克拉去巴特帕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经过对方家庭的同意后，双方对此事作了安排。  



 

1959 年夏天，刚过 5 岁的苏克拉和家人一同去了巴特帕拉。苏克拉

带路径直来到她前世公公斯里•阿姆里塔拉•查克拉瓦蒂的家。在那

里，苏克拉准确地说出了 许多人和家里物品的名字。之后，查克拉

瓦蒂家的人回访了苏克拉在坎帕的家，玛拉娘家的人也来看望她。后

来，苏克拉又几次走访巴特帕拉，与在巴特帕拉的前世 丈夫斯里•

哈里丹•查克拉瓦蒂以及前世的女儿米露的会面，在苏克拉心中激起

了强烈的感情，因而渴望与他们更多的团聚。虽然她从未表达过要永

久回到原来家庭 的愿望，但她确实非常想念哈理丹•查克拉瓦蒂，渴

望他的来访。  

 

当故意告诉苏克拉，远在巴特帕拉的米露发高烧时（实际上并没有生

病，只是为试验目的），苏克拉立即伤心地哭了，其他人花了好长时

间才使她明白米露并没有生 病。另外一次，当苏克拉听说米露真的

生病时，她非常悲伤，一直恳求带她去看望米露。她的家人只好第二

天带她去看望米露。苏克拉与哈理丹•查克拉瓦蒂在一起 吃饭时，总

是象普通的印度妇女一样，吃完他盘中剩下的食物，但从来不吃其他

人剩下的食物。（在印度，妻子要吃完她丈夫盘中剩下的食物，但却

不能吃任何其他 人剩下的食物。）苏克拉还常常面对查克拉瓦蒂家的

那架缝纫机掉泪，那是玛娜生前经常使用的缝纫机。  

 

苏克拉三到七岁这段时期对前世的记忆最为深刻，以后便逐渐地不再



主动谈论自己的前世，特别是前世的丈夫娶了第二个妻子、前世的女

儿嫁人以后。到 1969 年 十五岁时，她完全不再主动谈起前世的事，

而且，当任何人问起此事时，她都会变得心烦。到 1970 年，她说，“我

对巴特帕拉那个玛娜的生平，一点也记不起来 了”。  

苏克拉于 1954 年 3 月出生在印度西孟加拉的坎珀村，父亲名叫斯里•

森•古普塔。  

 

大约一岁半，还不会怎么说话的时候，她就经常抱一块木头或枕头，

叫它“米露”。问她“米露”是谁，苏克拉说，“我的女儿”。在以后的三

年中，她逐 渐透露了更多有关米露和“他”的信息。“他”指她前世的

丈夫。她说，“他”、米露、凯图和卡鲁纳 (后两人是她前世“丈夫”的

弟弟）住在巴特帕拉村镇的拉思塔拉。巴特帕拉村镇在去加尔各答的

路上，离坎珀村约 11 英里。古普塔家族对巴特帕拉略有所知，但 从

来没有听说过巴特帕拉的拉思塔拉以及苏克拉提到过名字的那些人。  

 

苏克拉逐渐产生了一种去巴特帕拉的强烈愿望，并坚持说，如果她家

里人不带她去，她就自己去。她声称，她可以带路去她的公公家。古

普塔和一些朋友谈起过、也向一个铁路上工作的同事提到过这件事。

这个同事斯里•帕尔住在巴特帕拉附近，在那里有亲戚。  

 

通过这些亲戚，斯里•帕尔得知一个名叫凯图的男子，住在巴特帕拉

的拉思塔拉区，那是一个很小的区域。凯图有一个名叫玛娜的嫂嫂。



玛娜在 1948 年 一月去世，留下一个婴儿叫米露。当斯里•帕尔把这

些事实告诉苏克拉的父亲时，她父亲对带苏克拉去巴特帕拉也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在经过对方家庭的同意后，双 方对此事作了安排。  

 

1959 年夏天，刚过 5 岁的苏克拉和家人一同去了巴特帕拉。苏克拉

带路径直来到她前世公公，斯里•阿姆里塔拉•查克拉瓦蒂的家。在那

里，苏克拉准 确地说出了许多人和家里物品的名字。之后，查克拉

瓦蒂家的人回访了苏克拉在坎帕的家，玛拉娘家的人也来看望她。后

来，苏克拉又几次走访巴特帕拉。与在巴特 帕拉的前世丈夫斯里•

哈里丹•查克拉瓦蒂以及前世的女儿米露的会面，在苏克拉心中激起

了强烈的感情，因而渴望与他们更多的团聚。虽然她从未表达过要永

久回 到原来家庭的愿望，但她确实非常想念哈理丹•查克拉瓦蒂，渴

望他的来访。  

 

当故意告诉苏克拉，远在巴特帕拉的米露发高烧时（实际上并没有生

病，只是为试验目的），苏克拉立即伤心地哭了，其他人花了好长时

间才使她明白米露 并没有生病。另外一次，当苏克拉听说米露真的

生病时，她非常悲伤，一直恳求带她去看望米露。她的家人只好第二

天带她去看望米露。苏克拉与哈理丹•查克拉瓦 蒂在一起吃饭时，总

是象普通的印度妇女一样，吃完他盘中剩下的食物，但从来不吃其他

人剩下的食物。（在印度，妻子要吃完她丈夫盘中剩下的食物，但却

不能吃 任何其他人剩下的食物。）苏克拉还常常面对查克拉瓦蒂家的



那架缝纫机掉泪，那是玛娜生前经常使用的缝纫机。  

 

苏克拉三到七岁这段时期对前世的记忆最为深刻，以后便逐渐地不再

主动谈论自己的前世，特别是前世的丈夫娶了第二个妻子、前世的女

儿嫁人以后。到 1969 年十五岁时，她完全不再主动谈起前世的事，

而且，当任何人问起此事时，她都会变得心烦。到 1970 年，她说，“我

对巴特帕拉那个玛娜的生平，一点 也记不起来了”。 

 

丝婉拉塔 (印度) 

丝婉拉塔•米什拉 1948 年出生在印度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三岁时，

她跟父亲出游。途经距离她家百多英里的城镇卡特尼时，她突然让司

机转上一条路去“她的家”，还建议说他们可以去那里喝到比路上更好

的茶。  

 

稍后，她又想起了更多的细节，她父亲都一一记录下来。比如她说，

她原名叫拜雅•帕撒克，有两个儿子。她家是栋白色的房子，门是黑

的，有铁栅栏；四个房间粉 刷过，其余部份没怎么装修。前房地板

是石板铺成的；屋后是一个女子学校，屋前是铁路，从屋内能看到一

个石灰的锅炉；她家有辆摩托车(当时极为罕见)。她说 拜雅死于“喉

咙痛”。她甚至记得，她和一个朋友参加别人婚礼时找不到厕所。  

 



1959 年春天，丝婉拉塔十岁时，有关消息传到了班纳吉教授那儿。

班纳吉拿着丝婉拉塔父亲记的笔记，去卡特尼找到了那栋房子。这房

子属于帕撒克家族，已于 拜雅死后扩建了不少。他采访了那家人，

证实了丝婉拉塔所说是真的。拜雅•帕撒克死于 1939 年，留下悲恸的

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以及一群兄弟。这些帕撒克 家的人们从没听

说过百多英里外米什拉一家；米什拉家也没听说过帕撒克一家。  

 

1959 年夏天，拜雅的丈夫、儿子和大哥来到丝婉拉塔那时所住的查

塔坡。他们没讲他们的目的，还请了九位当地人一同前往。  

 

丝婉拉塔立即认出了她的大哥，并叫他“巴布”，那是拜雅对他的呢称。

十岁的丝婉拉塔一个个看过去，有些是她认得的，有些是陌生人。当

走到拜雅的丈夫斯里• 潘代跟前时，丝婉拉塔垂下了眼睛，显得很害

羞。她说出了他的名字。她还准确地认出了前世的儿子莫利，她死时

莫利才十三岁。不过莫利打算骗骗她，差不多二十 四小时内都坚称

他不是莫利，而是别人。莫利还带了个朋友去，骗丝婉拉塔说他是拜

雅的另一个儿子，纳瑞什。纳瑞什与这个朋友年龄很相近。但是丝婉

拉塔坚持说 他是个陌生人。最后，丝婉拉塔提醒斯里•潘代说，他从

拜雅的钱盒子里偷拿了 1200 卢比。斯里•潘代承认了这个只有他跟他

妻子才知道的隐私。  

 

几星期后，丝婉拉塔的父亲带着她去卡特尼拜访拜雅生前的家。  



 

一到那儿，她就注意到了房屋的变化。对所有人她都一见如故，或是

流泪或是浅笑。一个素不相识而且远道而来的十岁小女孩(在印度，

百多英里已经让她连口音都截然不同了)居然俨然一副家中大姐的样

子。  

 

以后的日子里，丝婉拉塔定期地去看帕撒克一家，与这家人关系亲密。

他们都把她看作拜雅的再生。丝婉拉塔对拜雅的长辈们尊敬守礼。不

过她与拜雅的儿子单独在 一起时，就显得很活泼轻松，象个母亲一

样。当然，在印度，若非另有原因，十岁小女孩与素昧平生的三十几

岁男子这样亲密是不成体统的。帕撒克家的兄弟们与丝 婉拉塔每年

都依印度教的风俗，互换礼物，以表手足之情。有一次，丝婉拉塔误

了这种仪式，帕撒克家的兄弟们觉得很难过，因为他们觉得她跟他们

生活了四十多 年，只跟米什拉家生活了十年，他们有理由要求得多

一些。  

 

帕撒克一家，由于其地位财富，观念西化，在此之前压根儿不信轮回；

但他们承认丝婉拉塔让他们改变了观点，并把丝婉拉塔当成了拜雅的

再生。丝婉拉塔的父亲也接受了这一事实。后来，当丝婉拉塔要结婚

时，他还听取了帕撒克家对女儿择偶的意见。  

 

可能是因为和前世亲人保持接触的原因，丝婉拉塔始终能清楚地记忆



前世的生活。她说，有时怀念在卡特尼的愉快生活，甚至非常想回到

拜雅的优裕生活中去，想得 都哭了。但是她对米什拉一家的感情分

毫未损。除了定期回卡特尼去看看外，她接受这世的安排，顺顺当当

地出落成一个标致的大姑娘。  

 

在记得前世的人中，许多人发现他们前世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比这世更

高，因此便对今生的贫穷不满和抱怨，甚至责骂或者嘲弄他们的父母。

丝婉拉塔的作法与此恰恰 相反。当她对自己所没有的某种东西产生

强烈的欲望时，她前世生活中相应的生活片段便悄悄地浮现眼前，她

便感到了满足，因为她发现自己在前一世时早就得到过 了。  

 

1969 年丝婉拉塔以优秀的学业获得植物学硕士学位，并于 1971 年到

一个学院任植物学讲师，又于 1973 年五月结了婚。  

 

丝婉拉塔•米什拉 1948 年出生在印度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三岁时，

她跟父亲出游。途经距离她家百多英里的城镇卡特尼时，她突然让司

机转上一条路去“她的家”，还建议说他们可以去那里喝到比路上更好

的茶。  

 

稍后，她又想起了更多的细节，她父亲都一一记录下来。比如她说，

她原名叫拜雅•E•帕撒克，有两个儿子。她家是栋白色的房子，门是

黑的，有铁栅 栏；四个房间粉刷过，其余部份没怎么装修。前房地



板是石板铺成的；屋后是一个女子学校，屋前是铁路，从屋内能看到

一个石灰的锅炉；她家有辆摩托车(当时极 为罕见)。她说拜雅死于“喉

咙痛”。她甚至记得，她和一个朋友参加别人婚礼时找不到厕所。  

 

1959 年春天，丝婉拉塔十岁时，有关消息传到了班纳吉教授那儿。

班纳吉拿着丝婉拉塔父亲记的笔记，去卡特尼找到了那栋房子。这房

子属于帕撒克家 族，已于拜雅死后扩建了不少。他采访了那家人，

证实了丝婉拉塔所说是真的。拜雅•帕撒克死于 1939 年，留下悲恸的

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以及一群兄弟。这 些帕撒克家的人们从没听

说过百多英里外米什拉一家；米什拉家也没听说过帕撒克一家。  

 

1959 年夏天，拜雅的丈夫、儿子和大哥来到丝婉拉塔那时所住的查

塔坡。他们没讲他们的目的，还请了九位当地人一同前往。  

 

丝婉拉塔立即认出了她的大哥，并叫他“巴布”，那是拜雅对他的呢称。

十岁的丝婉拉塔一个个看过去，有些是她认得的，有些是陌生人。当

走到拜雅的丈 夫斯里ܪ 潘代跟前时，丝婉拉塔垂下了眼睛，显得很

害羞。她说出了他的名字。她还准确地认出了前世的儿子莫利，她死

时莫利才十三岁。不过莫利打算骗骗她，差 不多二十四小时内都坚

称他不是莫利，而是别人。莫利还带了个朋友去，骗丝婉拉塔说他是

拜雅的另一个儿子，纳瑞什。纳瑞什与这个朋友年龄很相近。但是丝

婉拉 塔坚持说他是个陌生人。最后，丝婉拉塔提醒斯里ܪ 潘代说，



他从拜雅的钱盒子里偷拿了 1200 卢比。斯里•潘代承认了这个只有他

跟他妻子才知道的隐私。  

 

几星期后，丝婉拉塔的父亲带着她去卡特尼拜访拜雅生前的家。  

 

一到那儿，她就注意到了房屋的变化。对所有人她都一见如故，或是

流泪或是浅笑。 一个素不相识而且远道而来的十岁小女孩(在印度，

百多英里已经让她连口音都截然不同了)居然俨然一副家中大姐的样

子。  

 

以后的日子里，丝婉拉塔定期地去看帕撒克一家，与这家人关系亲密。

他们都把她看作拜雅的再生。丝婉拉塔对拜雅的长辈们尊敬守礼。不

过她与拜雅的儿 子单独在一起时，就显得很活泼轻松，象个母亲一

样。当然，在印度，若非另有原因，十岁小女孩与素昧平生的三十几

岁男子这样亲密是不成体统的。帕撒克家的兄 弟们与丝婉拉塔每年

都依印度教的风俗，互换礼物，以表手足之情。有一次，丝婉拉塔误

了这种仪式，帕撒克家的兄弟们觉得很难过，因为他们觉得她跟他们

生活了 四十多年，只跟米什拉家生活了十年，他们有理由要求得多

一些。  

 

帕撒克一家，由于其地位财富，观念西化，在此之前压根儿不信轮回；

但他们承认丝婉拉塔让他们改变了观点，并把丝婉拉塔当成了拜雅的



再生。丝婉拉塔的父亲也接受了这一事实。后来，当丝婉拉塔要结婚

时，他还听取了帕撒克家对女儿择偶的意见。  

 

可能是因为和前世亲人保持接触的原因，丝婉拉塔始终能清楚地记忆

前世的生活。她说，有时怀念在卡特尼的愉快生活，甚至非常想回到

拜雅的优裕生活中 去，想得都哭了。但是她对米什拉一家的感情分

毫未损。除了定期回卡特尼去看看外，她接受这世的安排，顺顺当当

地出落成一个标致的大姑娘。  

 

在记得前世的人中，许多人发现他们前世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比这世更

高，因此便对今生的贫穷不满和抱怨，甚至责骂或者嘲弄他们的父母。

丝婉拉塔的作法 与此恰恰相反。当她对自己所没有的某种东西产生

强烈的欲望时，她前世生活中相应的生活片段便悄悄地浮现眼前，她

便感到了满足，因为她发现自己在前一世时早 就得到过了。  

 

1969 年丝婉拉塔以优秀学业获得植物学硕士学位，并于 1971 年到一

个学院任植物学讲师，又于 1973 年五月结了婚。 

 

戈帕尔•古普塔 (印度) 

戈帕尔•古普塔 1956 年 8 月 26 日出生于印度德里。他父母没受过什

么教育，是低等中产阶层的成员。在戈帕尔的婴幼儿时期，他们都没



有注意到戈帕尔的发育有什么不正常。  

 

在戈帕尔刚开始说话（两岁到两岁半）时，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当戈

帕尔的父亲叫他把客人用过的杯子拿走时，戈帕尔说了一句让所有人

震惊的话：“我不拿，我是 一个沙尔玛。”（沙尔玛是印度最高阶级

婆罗门的成员）然后，他大发脾气并打破了一些杯子。戈帕尔的父亲

要他解释他的无礼和惊人的话语，他就讲述了他所记得 的前世，在

德里以南大约 160 公里的一个叫马苏拉的城市生活的细节。  

 

戈帕尔说他拥有一家医药公司，他给它取名叫苏克•珊卡拉。他还说

他有一幢大房子和许多仆人，一个妻子和两个兄弟，他与其中一个兄

弟吵了架并被他枪杀了。  

 

戈帕尔声称他前世曾是一个婆罗门。这解释了他为什么拒绝拿那个水

杯，因为婆罗门一般不会去接触底层阶级的人所碰过的器具。他自己

的家是商人，是生意人阶级的成员。  

 

戈帕尔的父母和马苏拉没有任何关联。戈帕尔对他在那儿生活的描述

也没有激起他们的任何记忆。他母亲不愿鼓励戈帕尔谈论他声称所记

得的前世。开始时，他父亲 对此也很冷淡，但是却常常告诉他朋友

戈帕尔讲的话。其中一个朋友模模糊糊的记得曾听说过在马苏拉有一

个戈帕尔所说的谋杀，但这并没有激起戈帕尔的父亲前去 马苏拉证



实戈帕尔所说的是否属实。终于，由于一个宗教节日，他父亲去了马

苏拉（1964 年）。在那儿，他父亲找到了苏克珊卡拉公司并询问了公

司的销售经理 有关戈帕尔所说的准确性。他父亲的话给那位经理印

象很深，因为数年前该公司的拥有人之一的确曾开枪杀了他兄弟。死

者沙克笛帕•沙尔玛于中枪几天后在 1948 年 5 月 27 日死去。  

 

那位经理把戈帕尔父亲到访一事告诉了沙尔玛家。随后，沙尔玛家的

一些人拜访了住在德里的戈帕尔。交谈后，他们邀请戈帕尔去马苏拉，

戈帕尔去了。经过在德里 和马苏拉的会晤，戈帕尔认出了沙克笛帕•

沙尔玛生前知道的各种人和地方，他说出的话表明他知道沙克笛帕•

沙尔玛大量的事情。沙尔玛一家印象最深的是戈帕尔 提到沙克笛帕•

沙尔玛曾试图向他的妻子借钱，并希望把这钱给他兄弟。他兄弟是公

司的合伙人，但却喜欢吵架和挥霍。沙克笛帕•沙尔玛希望多给他兄

弟些钱来平 息他的过分要求，但妻子不同意并拒绝借给他钱。他兄

弟的愤恨与日俱增，最后枪杀了沙克笛帕。这场家庭纷争的细节从未

公开过。除了有关的家庭成员外，恐怕谁 也不知道。戈帕尔对这些

事情的知晓，他的其它讲话，还有他认出沙克笛帕•沙尔玛认识的人，

使得沙尔玛的家庭成员确信他就是沙克笛帕•沙尔玛转世。  

 

伴随着他对前世的陈述，戈帕尔还表现出一个富有的婆罗门所应有的

行为举止，而这些和他现在的家庭是不般配的。他毫不犹豫地告诉其

他家庭成员他属于高于他们的阶级，他不愿意做家务，并说他有仆人



去做。他不愿意用任何人用过的杯子喝牛奶。  

 

戈帕尔从未表示过要去马苏拉的强烈愿望。打从 1965 年去过以后，

他再也没有要求要回去。1965 年以后的几年中，他曾偶尔拜访过沙

克笛帕•沙尔玛住在德 里的两个姐妹。以后，两个家庭的联系就终止

了。随着戈帕尔长大，他慢慢地失去了他婆罗门的高傲，变得与他卑

微的家庭环境相适应了。他谈论沙克笛帕•沙尔玛 的生活的时候也越

来越少。但直到 1974 年，他父亲还是认为戈帕尔仍然记得很多事情。  

 

戈帕尔•古普塔 1956 年 8 月 26 日出生于印度德里。他父母没受过什

么教育，是低等中产阶层的成员。在戈帕尔的婴幼儿时期，他们都没

有注意到戈帕尔的发育有什么不正常。  

 

在戈帕尔刚开始说话（两岁到两岁半）时，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当戈

帕尔的父亲叫他把客人用过的杯子拿走时，戈帕尔说了一句让所有人

震惊的话：“我不 拿，我是一个沙尔玛”。（沙尔玛是印度最高阶级婆

罗门的成员）然后，他大发脾气并打破了一些杯子。戈帕尔的父亲要

他解释他的无礼和惊人的话语，他就讲述了 他所记得的前世，在德

里以南大约 160 公里的一个叫马苏拉的城市生活的细节。  

 

戈帕尔说他拥有一家医药公司，他给它取名叫苏克•珊卡拉。他还说

他有大一幢房子和许多仆人，一个妻子和两个兄弟，他与其中一个兄



弟吵了架并被他枪杀了。  

 

戈帕尔声称他前世曾是一个婆罗门。这解释了他为什么拒绝拿那个水

杯，因为婆罗门一般不会去接触底层阶级的人所碰过的器具。他自己

的家是商人，是生意人阶级的成员。  

 

戈帕尔的父母和马苏拉没有任何关联。戈帕尔对他在那儿生活的描述

也没有激起他们的任何记忆。他母亲不愿鼓励戈帕尔谈论他声称所记

得的前世。开始 时，他父亲对此也很冷淡，但是却常常告诉他朋友

戈帕尔讲的话。其中一个朋友模模糊糊的记得曾听说过在马苏拉有一

个戈帕尔所说的谋杀，但这并没有激起戈帕尔 的父亲前去马苏拉证

实戈帕尔所说的是否属实。终于，由于一个宗教节日，他父亲去了马

苏拉（1964 年）。在那儿，他父亲找到了苏克ܧ 珊卡拉公司并询问了

公 司的销售经理有关戈帕尔所说的准确性。他父亲的话给那位经理

印象很深，因为数年前该公司的拥有人之一确曾开枪杀了他兄弟。死

者沙克笛帕•沙尔玛于中枪几天 后在 1948 年 5 月 27 日死去。  

 

那位经理把戈帕尔父亲到访一事告诉了沙尔玛家。随后，沙尔玛家的

一些人拜访了住在德里的戈帕尔。交谈后，他们邀请戈帕尔去马苏拉，

戈帕尔去了。经 过在德里和马苏拉的会晤，戈帕尔认出了沙克笛帕

沙尔玛生前知道的各种人和地方，他说出的话表明他知道沙克笛帕ܫ

沙尔玛大量的事情。沙尔玛一家印象最深的 是戈帕尔提到沙克笛ܫ



帕•沙尔玛曾试图向他的妻子借钱，并希望把这钱给他兄弟。他兄弟

是公司的合伙人，但却喜欢吵架和挥霍。沙克笛帕•沙尔玛希望多给

他兄弟 些钱来平息他的过分要求，但妻子不同意并拒绝借给他钱。

他兄弟的愤恨与日俱增，最后枪杀了沙克笛帕。这场家庭纷争的细节

从未公开过。除了有关的家庭成员 外，恐怕谁也不知道。戈帕尔对

这些事情的知晓，他的其它讲话，还有他认出沙克笛帕•沙尔玛认识

的人，使得沙尔玛的家庭成员确信他就是沙克笛帕•沙尔玛转 世。  

 

伴随着他对前世的陈述，戈帕尔还表现出一个富有的婆罗门所应有的

行为举止，而这些和他现在的家庭是不般配的。他毫不犹豫地告诉其

他家庭成员他属于高于他们的阶级，他不愿意做家务，并说他有仆人

去做。他不愿意用任何人用过的杯子喝牛奶。  

 

戈帕尔从未表示过要去马苏拉的强烈愿望。打从 1965 年去过以后，

他再也没有要求要回去。1965 年以后的几年中，他曾偶尔拜访过沙

克笛帕•沙尔 玛住在德里的两个姐妹。以后，两个家庭的联系就终止

了。随着戈帕尔长大，他慢慢地失去了他婆罗门的高傲，变得与他卑

微的家庭环境相适应了。他谈论沙克笛帕 ܫ沙尔玛的生活的时候也

越来越少。但直到 1974 年，他父亲还是认为戈帕尔仍然记得很多事

情。 

 



苏雷曼•安德瑞 

苏雷曼•安德瑞 1954 年 3 月 4 日出生于黎巴嫩的法劳嘎。他的家庭是

德鲁兹教成员。  

 

当苏雷曼还是小孩子时，他就能片断性地回忆起前生的一些具体细

节，其中有的是从梦中得到的。他记得自己曾经有孩子，并能回忆起

其中一些孩子的名 字。他回忆他来自于一个叫嘎丽菲的地方，并且

在那里拥有一台榨油机。然而，苏雷曼不象大多数这类案例中的小孩

子，他是直到年龄比较大了才记忆起更多细节 的。  

 

在他大约 11 岁的时候，一件特殊的事情好象激起了他更多的回忆。

那时他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他的姥姥到他奶奶家来借一本特鲁兹教的

书籍，苏雷曼无礼 地拒绝了他姥姥的要求，问她是不是自己家里没

有这本书，(他显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假如她自己有那本书，就不

会来借了。)他的奶奶无意中听到了他的无礼行 为，要求他为此作出

解释。顿时，他回忆起了他前生有很多宗教的书，从不允许这些书离

开自己的屋子。德鲁兹教成员几乎都很尊敬他们宗教的的书，很认真

地保存 在家里。因此，苏雷曼的态度，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虽然有

些不礼貌，但和一个成年德鲁兹教徒的举止十分吻合。  

 

这件事情之后，苏雷曼或多或少地尽了一些努力去回忆他所能记忆起



的前生的一些细节。后来他回忆起自己曾是嘎丽菲的酋长，还记起了

酋长的名字叫阿达 拉•阿布•哈姆丹，以及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当时

苏雷曼变得很担心，怕他一旦说出自己前生是一个酋长时，别人会取

笑他。他认为他的家人和朋友会指责他狂妄自 大而嘲笑他。所以他

把这些回忆又保留了差不多两年。后来他一点点的说起这些事情，开

始讲给一些孩子听，后来讲给大人听。  

 

一些苏雷曼的成年的亲戚建议把他带到嘎丽菲，以确认他说的前生的

论述是否真实。嘎丽菲离法劳嘎大约有 30 公里的距离，是属于黎巴

嫩的不同地区。尽 管两个村庄之间有道路连通，如果没有一个特殊

的理由，人们不会作出努力从其中一地走到另外一地。然而，苏雷曼

的亲戚和嘎丽菲没有关系往来，只有一个亲戚在 那里作临时工，但

他并不能确定苏雷曼关于前生在嘎丽菲的陈述。后来，这个亲戚询问

嘎丽菲那里的一些人，设法证实了苏雷曼的一些说法。同时，其他一

些人也证 实了一些苏雷曼的叙述。  

 

就象在亚洲发生这类事情时经常出现的那样，有关苏雷曼关于前生的

言论传到了其他人那里。他们家族的一个亲戚遇到了嘎丽菲的一些居

民，告诉了他们关 于苏雷曼的说法。他们证实了苏雷曼的回忆符合

阿达拉� 阿布� 哈姆丹生前的事实。阿达拉� 阿布� 哈姆丹曾经拥有一

台榨油机，在他生前曾多年任嘎丽菲的酋长。 他在 1942 年 65 岁时

去世，可能死于心脏病。提供以上信息的嘎丽菲人邀请苏雷曼去作客。



开始他拒绝了，但后来在 1967 年的夏秋之际，他去过两次嘎丽 菲。  

 

在嘎丽菲，苏雷曼显得害羞和拘束。阿达拉•阿布•哈姆丹的遗孀和两

个孩子仍然生活在那里。但苏雷曼有认出他们，也没能从家庭照片中

认出家里的成 员。 然而他确实认出了另外三个人和嘎丽菲的一些地

方。可能这些认证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他认出了通往阿达拉� 阿布•

哈姆丹住处的一条很旧的路。那条路早经废弃不 用，到 1967 年时已

经几乎消失了。然而，苏雷曼这一案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几次认

证，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他的关于前生的论述和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

寻常 的行为。  

 

在他去嘎丽菲之前，或在那里访问的期间，苏雷曼作了十七条关于前

生的陈述，其中包括阿达拉� 阿布•哈姆丹生前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和他

的大多数孩子们 的名字。他的陈述都是正确的，只有两项稍有差错：

他把萨里姆说成是阿达拉•阿布•哈姆丹的一个儿子，但事实上是他的

弟弟；他说的萨里姆是个瞎子，其实萨里 姆不是，而阿达拉•阿布•

哈姆丹的一个叫那西的儿子是个瞎子 。  

 

当苏雷曼还是小孩子时，他就把自己当做大人看待。和孩子比，他更

喜欢和大人在一起。即使在大人群中，他也尽量显要地坐在他们中间，

就象一个重要人物那样。他反对任何人责骂他。当有人责骂他时，他

会说：“没有人责骂我，我是成年人”。  



 

苏雷曼担心其他人知道他说自己前生是酋长后会取笑他，这也是有道

理的；他的家人和朋友确实借口此事来取笑他，甚至给他起了个“酋

长”的绰号。但这 些并没有使他不快，尤其是他的一些家人用这个绰

号亲昵的称呼他时，就好象说：“我们相信你”。实际上，在他那些关

于阿达拉� 阿布� 哈姆丹生前生活的叙述被 证实之后，他们确实相信

了他。  

 

苏雷曼比家里其他成员表现出更大的宗教热情，这和阿达拉•阿布•哈

姆丹生前对宗教的强烈兴趣一致；他在晚年时，曾成为教长，这意味

着要发誓保持比一般人期望高的多的行为标准。  

 

前面提到过苏雷曼不希望去嘎丽菲访问,并且拒绝了第一次邀请。当

他的家人在嘎丽菲了解到了阿达拉� 阿布� 哈姆丹生前的不幸时，就

更明白为什么了。 阿达拉� 阿布� 哈姆丹的孩子们没有给他带来丝毫

的慰藉，两个孩子有先天的缺陷，有一个移民到了美洲，另外一个与

他父亲的关系不融洽。后来其他的一些事也给 他的晚年蒙上了阴影。

为了帮助一个朋友，阿达拉•阿布•哈姆丹愚蠢地伪造了一份假文件。

作为他们村的酋长，他必须签署文件才能使它生效。当政府获知了他

的 欺骗行为后，他被取消了酋长的位置。最后，他借钱投资了一台

榨油机。这项借贷的偿还比他原来想象的要麻烦得多。据他妻子说，

对债务的忧虑导致了他临终的疾 病。所以对于一个有着阿达拉•阿布



•哈姆丹记忆的人不会急匆匆地赶到嘎丽菲，也就不会有人感到奇怪

了。  

 

阿达拉•阿布•哈姆丹死于 1942 年，比苏雷曼的出生早了 12 年。假如

阿达拉•阿布•哈姆丹转生成为苏雷曼，这个中间间隔时间他是在哪里

度过的？ 苏雷曼回答说，他曾有一个中间生命，但关于这个生命，

他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这是特鲁兹教当死亡和出生之间有间隔时的一

个常见的答复，哪怕这个间隔只有一 天。偶尔或许也有人会发现一

些关于中间生命的微薄的证据，但通常还处于推测阶段。  

 

根据 1978 年 3 月从法劳嘎传来的消息，苏雷曼当时正在沙特阿拉伯

工作。  

 

本文编译自伊安•史蒂文森《轮回型案例》卷三 -- 黎巴嫩、土尔其十

二案。  

苏雷曼•安德瑞 1954 年 3 月 4 日出生于黎巴嫩的法劳嘎。他的家庭是

德鲁兹教成员。  

 

当苏雷曼还是小孩子时，他就能片断性地回忆起前生的一些具体细

节，其中有的是从梦中得到的。他记得自己曾经有孩子，并能回忆起

其中一些孩子的名字。他回忆 他来自于一个叫嘎丽菲的地方，并且

在那里拥有一台榨油机。然而，苏雷曼不象大多数这类案例中的小孩



子，他是直到年龄比较大了才记忆起更多细节的。  

 

在他大约 11 岁的时候，一件特殊的事情好象激起了他更多的回忆。

那时他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他的姥姥到他奶奶家来借一本特鲁兹教的

书籍，苏雷曼无礼地拒绝了 他姥姥的要求，问她是不是自己家里没

有这本书，(他显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假如她自己有那本书，就不

会来借了。)他的奶奶无意中听到了他的无礼行为，要求 他为此作出

解释。顿时，他回忆起了他前生有很多宗教的书，从不允许这些书离

开自己的屋子。德鲁兹教成员几乎都很尊敬他们宗教的的书，很认真

地保存在家里。 因此，苏雷曼的态度，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虽然有

些不礼貌，但和一个成年德鲁兹教徒的举止十分吻合。  

 

这件事情之后，苏雷曼或多或少地尽了一些努力去回忆他所能记忆起

的前生的一些细节。后来他回忆起自己曾是嘎丽菲的酋长，还记起了

酋长的名字叫阿达拉•阿布 •哈姆丹，以及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当时

苏雷曼变得很担心，怕他一旦说出自己前生是一个酋长时，别人会取

笑他。他认为他的家人和朋友会指责他狂妄自大而嘲笑 他。所以他

把这些回忆又保留了差不多两年。后来他一点点的说起这些事情，开

始讲给一些孩子听，后来讲给大人听。  

 

一些苏雷曼的成年的亲戚建议把他带到嘎丽菲，以确认他说的前生的

论述是否真实。嘎丽菲离法劳嘎大约有 30 公里的距离，但是属于黎



巴嫩的不同地区。尽管两个 村庄之间有道路连通，如果没有一个特

殊的理由，人们不会作出努力从其中一地走到另外一地。然而，苏雷

曼的亲戚和嘎丽菲没有关系往来，只有一个亲戚在那里作 临时工，

但他并不能确定苏雷曼关于前生在嘎丽菲的陈述。后来，这个亲戚询

问嘎丽菲那里的一些人，设法证实了苏雷曼的一些说法。同时，其他

一些人也证实了一 些苏雷曼的叙述。  

 

就象在亚洲发生这类事情时经常出现的那样，有关苏雷曼关于前生的

言论传到了其他人那里。他们家族的一个亲戚遇到了嘎丽菲的一些居

民，告诉了他们关于苏雷曼 的说法。他们证实了苏雷曼的回忆符合

阿达拉•阿布•哈姆丹生前的事实。阿达拉•阿布•哈姆丹曾经拥有一台

榨油机，在他生前曾多年任嘎丽菲的酋长。他在 1942 年 65 岁时去

世，可能死于心脏病。提供以上信息的嘎丽菲人邀请苏雷曼去作客。

开始他拒绝了，但后来在 1967 年的夏秋之际，他去过两次嘎丽菲。  

 

在嘎丽菲，苏雷曼显得害羞和拘束。阿达拉•阿布•哈姆丹的遗孀和两

个孩子仍然生活在那里。但苏雷曼没有认出他们，也没能从家庭照片

中认出家里的成员。然而 他确实认出了另外三个人和嘎丽菲的一些

地方。可能这些认证中最重要的一次是，他认出了通往阿达拉•阿布•

哈姆丹住处的一条很旧的路。那条路早就废弃不用， 到 1967 年时已

经几乎消失了。然而，苏雷曼这一案例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的几次认

证，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他的关于前生的论述和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



寻常的行 为。  

 

在他去嘎丽菲之前，或在那里访问的期间，苏雷曼作了十七条关于前

生的陈述，其中包括阿达拉•阿布•哈姆丹生前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和他

的大多数孩子们的名字。 他的陈述都是正确的，只有两项稍有差错：

他把萨里姆说成是阿达拉•阿布•哈姆丹的一个儿子，但事实上是他的

弟弟；他说的萨里姆是个瞎子，其实萨里姆不是， 而阿达拉•阿布•

哈姆丹的一个叫那西的儿子是个瞎子 。  

 

当苏雷曼还是小孩子时，他就把自己当做大人看待。和孩子比，他更

喜欢和大人在一起。即使在大人群中，他也尽量显要地坐在他们中间，

就象一个重要人物那样。他反对任何人责骂他。当有人责骂他时，他

会说：“没有人责骂我，我是成年人。”  

 

苏雷曼担心其他人知道他说自己前生是酋长后会取笑他，这也是有道

理的；他的家人和朋友确实借口此事来取笑他，甚至给他起了个“酋

长”的绰号。但这些并没有 使他不快，尤其是他的一些家人用这个绰

号亲昵的称呼他时，就好象说：“我们相信你。”实际上，在他那些关

于阿达拉•阿布•哈姆丹生前生活的叙述被证实之 后，他们确实相信

了他。  

 

苏雷曼比家里其他成员表现出更大的宗教热情，这和阿达拉•阿布•哈



姆丹生前对宗教的强烈兴趣一致；他在晚年时，曾成为教长，这意味

着要发誓保持比一般人期望高得多的行为标准。  

 

前面提到过苏雷曼不希望去嘎丽菲访问，并且拒绝了第一次邀请。当

他的家人在嘎丽菲了解到了阿达拉•阿布•哈姆丹生前的不幸时，就更

明白为什么了。阿达拉• 阿布•哈姆丹的孩子们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

慰藉，两个孩子有先天的缺陷，有一个移民到了美洲，另外一个与他

父亲的关系不融洽。后来其他的一些事也给他的晚年 蒙上了阴影。

为了帮助一个朋友，阿达拉•阿布•哈姆丹愚蠢地伪造了一份假文件。

作为他们村的酋长，他必须签署文件才能使它生效。当政府获知了他

的欺骗行为 后，他被取消了酋长的位置。最后，他借钱投资了一台

榨油机。这项借贷的偿还比他原来想象的要麻烦得多。据他妻子说，

对债务的忧虑导致了他临终的疾病。所以 对于一个有着阿达拉•阿布

•哈姆丹记忆的人不会急匆匆地赶到嘎丽菲，也就不会有人感到奇怪

了。  

 

阿达拉•阿布•哈姆丹死于 1942 年，比苏雷曼的出生早了 12 年。假如

阿达拉•阿布•哈姆丹转生成为苏雷曼，这个中间间隔时间他是在哪里

度过的？苏雷曼回 答说，他曾有一个中间生命，但关于这个生命，

他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这是特鲁兹教当死亡和出生之间有间隔时的一

个常见的答复，哪怕这个间隔只有一天。偶尔或 许也有人会发现一

些关于中间生命的微薄的证据，但通常还处于推测阶段。  



 

根据 1978 年 3 月从法劳嘎传来的消息，苏雷曼当时正在沙特阿拉伯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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